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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文/摄

潜心30年研究旗袍古法制作
史立萍：

钗光钿影的上世纪30年代， 旗袍的发展达到
鼎盛时期， 成为女装的典范。 曾经师从北京老字
号 “双顺” 便服店王禄师傅的史立萍在北京服装
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经过十多年潜心研究， 延用
传统手工艺来完成旗袍的教学和旗袍定制。 一件
工艺不是很复杂的旗袍要二十多天才能完成。 从
喷水软化布料 ， 到手工打制用来浆布料边沿的
“浆子” …… 每一步都要求手工考究。 一件旗袍
看似简单， 然而滚边需要 “镶嵌滚” 多道程序，
旗袍上的盘花扣也是要依照面料的花色设计手工
盘制的， 腰身要向上提三公分， 连袖子都与裙身
相连贯， 而不是后来缝上的， 200多个小时的制
作时长每一分钟考验的都是精细。 每一个细节都
是一件旗袍的美不可或缺的元素。

史立萍是北京服装学院天工传习馆 “裳艺
1930旗袍工坊” 创始人， 也是北京服装学院的授
课老师 。 近日 ， 记者在 “裳艺1930旗袍工坊 ”，
听史立萍讲述了她与旗袍相逢的三十年。

巧遇名师王禄
史立萍是北京人， 出生于1963年。 年少时， 她在

体校练习中长跑， 曾经想成为一代体育健将。 但是梦
想没有成为现实， 传统的父母对女儿的将来有另外的
安排。 “我父亲是一家国企的老职工， 他希望我能进
入他的单位， 有一份安身立命的稳定工作。” 史立萍听
从了父母的意见， 进入了一家国企， 在北京朝阳区一
个著名的商场里做了出售布料的售货员。 虽然没有驰
骋赛场， 命运给史立萍打开了另一扇门。 她开始对面
料产生了兴趣。 每次有新的面料出现， 史立萍都异常
的高兴， 虽然已经三十多年了， 她现在还记得第一次
拿着 “玻璃纱” 的幸福感， “那种布料太美了， 有暗
花， 半透明， 质感软软的， 2毛5分钱一尺。”

作为一名卖布的售货员， 史立萍有了得天独厚的
条件———她有机会以便宜的价格买到布头。 爱美的她
自己报了培训班学习剪裁， 开始用布头给自己做衣服，
尤其是连衣裙做的最多。 “那个时候， 花布连衣裙叫
布拉吉。 我记得给自己做的第一条连衣裙是一条白底
玫红色大花的裙子， 在腰部下方贴了俩兜儿， 裙子后
面有绑带， 可以束出腰身。 我还给朋友做了类似的裙
子， 受到大家的夸奖。”

工作两年不到， 史立萍居然辞职了！ 那个年代的
“铁饭碗” 得来不易， 史立萍的父亲从老同事处听说了
这个消息， 气得差点揍了亲闺女。 其实史立萍辞职是
事出有因。 史立萍说， 1983年， 外交部成立了外交出
国人员服务部， 将双顺便服店的王禄师傅请到服务部
带学徒， 培养传统服饰的制作工匠。 史立萍因为经常
手工裁衣， 在亲友之间颇有口碑， 而得到朋友推荐成
为王禄的学生。 史立萍说， 她很珍惜能学习真正手艺
的机会， 毫不犹豫地向单位递交了辞职信， 短短一周
就办结了离职手续。 当父母知道的时候， 生米已经成
熟饭了。 “现在想起来， 那一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
转折， 是我和旗袍相遇的开始。”

开始学徒生活
史立萍初见王禄师傅并没有得到认可。 那一年王

师傅已经七十多岁了， 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认
为手艺活是 “传男不传女”， 因而对史立萍这位女学徒
颇不满意。 不过最终师徒还是确立了深厚的感情， 史
立萍也在两年后开始真正的学习剪裁。

“我的师傅是老一代的手工艺人， 他5岁进了师傅
家门开始学徒生涯。 15岁才开始帮师傅打杂， 给师傅
打下手， 然后经过三年的历练才能摸到面料。 所以他
带徒弟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在王师傅那里， 史立萍
看到了何为精工巧做。 按照面料的质地， 制衣工艺为
软活和硬活， 软活是指真丝类的衣服制作， 硬活是指
毛呢料的衣服制作。 王师傅是软活师傅， 主业是制作
真丝类的旗袍。 旗袍的制作工序是繁琐的。 比如， 料
子在剪裁前， 就有一道工序来预缩定型， 因为真丝面
料有一定的缩水率， 而过水洗面料会影响其表面光泽
度， 所以要先在面料的反面上喷水， 闷十几分钟， 让
面料软化缩到极致， 再打开面料用熨斗找经纬纱向熨
烫平整， 达到预缩到极致的效果， 才开始动料子进行
裁剪。 “仅仅喷水这一个环节也有难度， 我师傅曾经
说过， 他学习喷水是从喷地面开始的。 每天早上拿一

壶水， 用嘴把堂屋里的地面喷一遍， 练腮帮子和舌头
的力度。 喷水要非常均匀， 不能出现水点。” 师傅带我
时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有喷壶了， 但他仍坚持口喷。 史
立萍说， 她一直没有学会 “喷水” 这项技能， 因为后
来有了更为先进的喷壶， 然而她折服于老手工艺者这
种坚持传统工艺的精神。

独立制作旗袍
初学手艺， 史立萍还有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有

一次， 师傅将一位参赞夫人的旗袍交给史立萍熨烫 。
临近下班， 相约出游的小伙伴早已等在门口， 在窗前
探头探脑招呼史立萍快点出来。 史立萍的心里像猫抓
一样着急。 可是师傅交办的任务还没完， 心不在焉的
史立萍忘了 “用手沾唾液测试熨斗的温度 ” 的要点 ，
那时的熨斗是没有温度调控， 熨斗就按在旗袍的前胸，
好端端的旗袍糊了一大片。 第二天， 史立萍怯怯地向
师傅认错。 平时沉默寡言的王禄师傅一听， 发了脾气，
将手里的制衣竹尺挥了过去 ， 一尺子打在挂衣架上 ，
尺子当即就断为两截。 史立萍倍感难过， 王师傅也气
得再没吭声。 后来， 王禄师傅亲自向客户致歉， 说自
己做坏了衣服， 让客户再等几天。 师傅连夜赶制新衣，
史立萍一个月的工资赔了衣服料子。

“我确实很难过， 师傅也不怎么跟我说话， 我满
心的愧疚。” 史立萍说， 年轻的她有点倔强， 也有些巧
思。 她用打断的半截竹尺亲手削成了 “浆刀” 送给王
禄师傅。 浆刀， 是用来刮浆的工具。 王师傅当时用的
是一把金属铁浆刀， 平时遗忘在浆子里， 生出的锈就

会把浆子污染成黑色。 平时， 王师傅都是把浆刀泡到
水里， 然后用毛巾蘸湿盖住放浆子的瓷碗。 这把竹浆
刀颇有创意， 避免了生锈带来的困扰。 史立萍说， 王
禄师傅拿到这把浆刀， 颇有些感动， 也很为这位女徒
弟的灵性动容。 师徒的一场误会就此化解， 史立萍也
很快上手开始学习旗袍的裁剪。

在学习中， 史立萍看到 ， 王师傅制作一件旗袍 ，
要先在操作台面上预先铺设较厚的垫衬和白坯布， 便
于用手针固定面料。 旗袍最适合的面料是真丝面料 。
把选定的料子放在操作台面上， 将面料在长度方向上
对折。 对折的线就是旗袍的垂直中心线， 然后再在面
料上画出胸、 腰、 臀的水平线。 “腰线” 要向上提高
约二三公分， 一来提高腰线能使人体比例更完美， 显
得腿长。 二来提高腰线能满足腹部所需的空间量， 活
动方便， 穿着舒适。 传统工艺中， 最有特点的就是不
用 “省 （ｓａｎｇ）”。 “省” 就是为了使衣服立体起来分片
剪裁再进行拼接的缝隙。 用 “省”， 能迅速的突出人的
胸部线条。 但是王禄师傅制作的旗袍， 是从腰线的中
心线一边横向腰侧 “推” “赶 ” 面料 ， 行话是 “推 ”
“归” “拔” “烫” 边推拔再用熨斗平整地将面料定
型。 这样制作之后， 中心线在腰线处就会出现内凹的
效果， 弧度的大小要根据穿衣人的形体来确定。 当曲
线趋于完美， 再用针固定。 这样再结合实际尺寸画出
侧面优雅的， 形似花瓶的侧缝曲线。 这样的制作程序，
令旗袍成品不仅能勾勒出人体曲线之美， 而且有塑型
的效果， 最难得的是并不紧紧包裹身体， 令行动自如。
“你现在看到， 旗袍适合各种身材的女性 ， 胖些或瘦

些， 都能穿出旗袍的风韵。” 史立萍如今制作旗袍的工
艺完全继承王师傅所教授的工艺， 但是师傅教的裁剪
是破肩上袖。 “我一直想传承中式服饰， 真心不想辜
负我师傅的教授和培养。” 1987年， 史立萍开始独自制
作旗袍。

推崇传统工艺
史立萍说， 1987年以后， 王禄师傅因年龄和身体

缘故， 渐渐离开工作岗位。 随着改革开放， 外交出国
人员对服装的需求逐渐多样和西式化， 对旗袍的需求
越来越少， 服务部改制为礼品部， 大部分的工作内容
变成销售。 而史立萍还是想做旗袍， 想学手艺， 用手
艺， 再一次站在人生路口， 史立萍还是选择辞职， 来
到一家合资的大型服装公司工作———顺美服装有限公
司， 并在那里， 学习了西式的剪裁。

1989年，史立萍因公司原因来到了北京服装学院工
作，成为北服校办企业的一名员工。 在那里，史立萍逐渐
成熟，负责制版、经营和采购面料多项工作。 1992年年
底，因北京服装学院服装系需要教工艺的教师，史立萍
和几位老师一起成立了工艺实验室， 教授学生制作、制
版等工艺，不仅教旗袍、还传授裙子、裤子等手艺。 在教
学中，史立萍极力推崇传统工艺。 在这期间，她辅导的很
多学生获得多项服装赛事大奖，如兄弟杯、汉帛杯，国际
青年设计师大赛等。

在北服工作期间， 史立萍日益感觉到， 很久没有
接触新事物， 她要提升， 要接触新的时尚和新领域 。
她主动联系了国外的公司， 并向学校提出了到外国工
作的申请。 2000年， 史立萍到迪拜工作。 高级婚纱礼
服的订单大多来自迪拜。 多少美服在这里汇集， 成为
新娘或贵妇身上的装饰。 史立萍在这里的一家法国高
级礼服定制公司做设计和制作工作。

在迪拜工作期间 ， 史立萍对一件事情记忆犹新 。
一次， 她给客户设计的礼服运用了对襟和盘扣的元素，
带有鲜明的中式服饰的风格。 当这件礼服在客户面前
被缓缓展开， 在场的公司老板高兴地鼓起掌。 一直以
来， 史立萍都知道民族服饰的魅力， 但那一刻， 史立
萍意识到中国传统服饰不缺少美， 但缺少推广。 2001
年5月， 在老板的极力挽留下， 史立萍还是决定回国继
续执教。 “这位老板还到北京找过我， 他希望和我续
约， 最后谈定我可以在国内完成设计， 通过邮寄发回
迪拜。 我们远程合作了几回， 后来由于我工作忙， 而

且与客户沟通不方便而中止了合作。”

走访老手艺人
史立萍回到北京服装学院以后，正赶上民族服饰博

物馆筹备开馆，她被调到了博物馆工作。 从事各民族服
饰的收藏、修复和复制工作。 “你看这件褐色的旗袍，这
是一件三十年代的手工制品。 它的衣袖处没有接缝，是
连肩处理。 旗袍的下摆在膝盖以下，面料的上的花纹有
凹凸，是纺织时形成的。 与现在面料的花色是印染而成
的不同。 尤其是领子，很有特点，是黄色透明塑料材质，
在三十年代非常流行称赛璐璐，加布料滚边的，既不会
搁到脸颊，又有新意。 ”史立萍接着介绍说 ，这件褐色
旗袍边角有破损 ，面料有包浆 ，很有年代感。 每一只
盘扣都有手工制作的痕迹， 而且盘扣设计成梅花样子，
与旗袍上的暗花是一致的， 做工的细腻考究一望而知。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旗袍制作工艺繁琐 ， 而且东方的
剪裁突出的臀部线条 ， 你可以看到这件旗袍就是这
样。 还有做工更为繁复的，有 ‘十八镶嵌滚不露底料 ’
的说法 。 到了民国时期 ， 就出现了突出女性胸部的
剪裁方法 。 ”史立萍解释说。

为了收集旗袍， 史立萍 “快把北京潘家园市场的
大门踏破了”， 她还经常走访老手艺者， 还从天津、 上
海等城市收集了不少古典服饰或民族服饰。 有些衣服
的边角破损严重， 需要重新修补， 有些衣服的领子需
要缝补， 有些需要补充扣子， 史立萍都用传统工艺修
补好。 目前， 民族服饰博物馆内有五六百件服饰是她
收集得来的， 其中有50多件经她的手而重获新生。

史立萍还收集各民族的传统服饰。 有些民族的服
饰已经没有原品， 比如布朗族、 土族、 柯尔克孜族等，
她参照民族服饰书籍上的插图进行手工仿制。 她带着
藏品去了法国百年时尚展， 获得很好的反响 。 比如 ，
在北京服装学院的民族服饰博物馆内 ， 展览的一件
“鄂温克族鹿皮镶边女袍”， 就是史立萍和学生一起复
制的。 这件女袍是根据鄂温克族服饰的图片， 用翻毛
皮仿鹿皮制的， “你看， 盘扣都是手工用牛皮条编织
的。 制作了一年时间， 皮质特别厚， 特费劲才能把针
扎进面料里。” 史立萍还参与复制了柯尔克孜族刺绣袷
袢、 新疆维吾尔族爱德丽斯裙等。

在博物馆工作期间， 史立萍了解了民族服饰的文
化， 在此期间， 她还开办过旗袍培训班， 为今后的教
学和传承打下了基础。

开办工坊培养学员
2014年底， 在北京服装学院创新园的支持下， 退

休后的史立萍在北服的创业园天工传习馆创办了 “裳
艺1930旗袍工坊”， 以传授旗袍传统制作工艺为主业，
并对社会招生。 “我们工坊每一期大约有15个人进行
学习。 我对学生的要求是， 在学习期间能够制作一件
成品旗袍。”

面对这些零基础的社会学员， 史立萍从旗袍的特
点， 传统工艺制作手法来进行讲解， 并坚持让学员手
工制衣， 体验传统工艺的制作之美。 “比如， 打水线，
很多书上写棉线蘸清水， 在面料上打一下， 然后扣烫。
能保证扣烫的线条笔直。 其实， 老做法是用唾液， 因
为唾液含有酶， 能软化布料 ， 才能形成扣烫的线条 。
而用清水的效果要差很多。” 史立萍说 ， 另外在制作
前， 处理面料也需要多个步骤。 要先取了浆糊， 在手
掌上一层层匀开， 随后蘸取一点敷在布片边缘， 均匀
地抹开， 再用布条仔细压住， 喷些水， 再隔着布， 小
心地熨烫。 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精心。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 旗袍工坊十分兴隆 ， 截
至目前， 已经有700人从工坊毕业。 不少海外华人也来
此学习 ， 培训班里还有不少男士 。 在这些学员中 ，
有些是对传统裁剪有浓厚的兴趣， 有些是为了学习一
门手艺谋一份职业， 有些是要为家人亲手制作一件礼
服。 “男士们大部分是为母亲制作， 当然情人或爱人
也占很大的一部分。” 史立萍说， 一件成品旗袍， 她自
己做需要一个月， 而学生们常常要两三个月才能完成。
一件旗袍的几千个针脚， 数百次的卷扣， 都是对亲情、
爱情的诉说 。 有时候 ， 她看着学生们一丝不苟地
裁布料、 缝边角、 做盘扣、 绣花样， 仿佛看到了昔日
的自己。

现在，史立萍又“惦记”起了下一代。 她组织的“高参
小”项目目前在四个小学开展活动。 她的工坊与小学社
团合作，由她出老师，培养孩子们制作简单民族服饰或
历代传统服饰。 “今年我们就要学习制作旗袍。 ”

史立萍钟爱着旗袍，已经年过五旬的她，还有穿旗
袍最美的“一握小腰”。 她的工作室中间摆着宽大的操作
台，铺着白毡布，放着精致的针线包和绸缎面料。 从高大
的窗户处，撒进了落日的余晖。 工作室的墙上挂着她自
己制造的数十件旗袍。 在阳光下，这些旗袍似乎都在暗
暗挪动着腰肢，默默诉说着传统服饰工艺之美。

史立萍为学生演示旗袍做法 （资料图） 史立萍参与复制的柯尔克孜族刺绣袷袢 史立萍在工作室


